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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冬妮绘本新作《酷！冰雪运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22 年 1 月出版）堪称应时而生的文学创作。在儿童文学
创作领域，体育竞技题材作品的数量整体较少。而在儿童
绘本领域中，有部分以幼儿游戏为题材的绘本，但体育竞
技类题材基本没有触及。这套绘本以系列的形式，选取冰
雪运动中的几个认知度较为广泛的项目花滑、速滑、单板、
冰球展开故事讲述，包括《米粒爱速滑》《花样女孩》《单板
小子》《冰球小队》。作家力图以儿童绘本的形式，“讲好冬
奥故事，共赴冰雪之约”。

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捕捉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冰雪”主
题，实地探访多所开展冰雪运动的校园，寻找创作原型与灵
感，以儿童为表现对象，描绘了当代儿童如何一步步接触并
爱上冰雪运动，展现了冰雪运动独特的魅力。系列作品描
写了儿童与冰雪不同的“结缘”方式。《米粒爱速滑》中是一
个从小喜欢滑冰的女孩，逐渐成长为短道速滑竞技选手；
《花样女孩》中则是一个看着妈妈在花店里穿着旱冰鞋忙碌
场景长大的孩子，培养了兴趣，树立了成为“冰上舞蹈家”的
理想，加入校队，参加俱乐部联赛，进入妈妈当年摘得过冠
军的专业花滑队，盛开如“冰上的花朵”。《单板小子》与《冰
球小队》充分描述了运动对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意
义。《单板小子》中，一个沉溺电子游戏的男孩被爸爸施展

“计谋”哄到了滑雪场。他在运动中着迷，入体校，被选拔进
入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成为专业运动员，向奥运冠军冲
刺。《冰球小队》中的主角则是几个屡屡捅娄子、精力旺盛的

熊孩子。校长出妙招，将孩子们集合到一起，组建了冰球小
队，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自由释放、磨炼意志。孩子们以不同
的结缘方式，殊途同归地爱上了冰雪运动。

作品对冰雪竞技运动的主题立意表达也具有当代意
义。保冬妮并没有把它写成“冠军文学”，而是更多地突出

“体育即生活”。四部作品中，孩子们参与冰雪运动的意
义，首先在于领略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领略冰雪世界的
速度与诗意。绘本中呈现的景观，基本上都是富于动感的
动态画面。为了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作家和画家们多次
现场观摩孩子们的练习，通过运动录像、纪录片揣摩运动
员的运动轨迹和姿态，寻找写作和绘画的角度和力度。作
品最终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冰雪少年的飒爽英姿，充分展
示了冰雪运动的力与美。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品对竞技体育的胜负态度表达。
竞技体育必然带有更快、更高、更强的争胜特点，也因此激
发、磨炼竞技主体坚韧的意志和不服输的劲头。但作家并
未将冰雪运动的目的局限于竞技争胜，而是展现出更为丰
富的内涵。比如，对胜利的态度。《米粒爱速滑》中，米粒每
每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奖，但她不炫耀，而是“悄悄收在床
下的鞋盒里”，每一个新的赛季，“都像新人一样站在起跑
线”，她以谦逊的姿态不断挑战自我，追求更高远的目标。
同时，运动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获奖，“没有奖牌，米粒
一样爱速滑”！

冰雪运动包括各项体育运动的意义，在于增强体质，

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对于儿童未来成长具有重要
意义。“体育强国”的筑梦之路，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发展规划，正应从儿童开启。绘本中多处富于动感
的冰雪运动画面，孩子们活力充沛、笑容绽放的画面令人
振奋。期待这套文学绘本能吸引更多少年儿童参与到冰
雪运动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热爱体育，热爱运动，成长
得更加健康、自信、阳光、勇敢。

一个概念若想具备学理性，那
么其内涵、边界、外延需要拥有相
对清晰的勘察和界定。“生态散文”
在当代中国尚属于一个宽泛的概
念，无论是在基本定义的归纳还是
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指认上，皆处于
混沌期。对于一种思潮或者一种
文学概念的确立过程而言，这也实
属正常。

近代以来，自然主义文学写作
有两大传统。一个是北美自然主
义写作传统。从爱默生、梭罗、惠
特曼，到 20 世纪的缪尔、奥尔森，
散文的形态呈现是主流。此外还
有小说，其中包括杰克·伦敦、莫厄
特、阿特伍德等作家的荒野主题或
自然物象主题。北美自然主义写
作中的散文序列，其核心支点在于
一种生活方式的确立，呼唤荒野、
顺从内心。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的
自然写作传统。从早期的普希金、
屠格涅夫，再到普里什文、马尔科
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作
家，形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序列。
在 俄 罗 斯 的 自 然 写 作 传 统 里 ，诗
歌、小说、散文齐头并进，每一文体
里 皆 涌 现 出 代 表 性 的 作 家 作 品 。
俄罗斯自然主义主题创作的核心
支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作
家倾心于自然人的塑造，而自然人
的概念对应着天性的丰富和完整。

欧美自然主义写作传统影响
了中国的自然主义主题写作。更
为 关 键 的 是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在 我
国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关于生
态 文 明 的 观 念 建 设 、生 态 思 潮 与
生 态 行 动 齐 头 并 进 ，展 现 出 良 好
的 态 势 。 当 下 ，生 态 文 学 作 为 一
种 文 学 思 潮 已 经 初 露 端 倪 ，生 态
文 学 专 栏 、主 题 讨 论 、作 品 集 发
布 、生 态 作 品 批 评 等 不 断 涌 现 。
艾 平 笔 下 的 呼 伦 贝 尔 ，傅 菲 笔 下
的南方山地与植物，王族、李娟笔
下 的 阿 勒 泰 ，阿 贝 尔 笔 下 的 川 西
峡谷，丛晓伟的山林笔记，胡冬林
笔 下 的 长 白 山 等 ，皆 有 鲜 明 的 主
题 指 向 ，同 时 写 作 的 剖 面 不 断 走
向纵深。中国落差分明的地貌和
物 种 的 多 样 性 ，为 自 然 主 义 写 作
提供了丰富的对象。

自然主义写作下的散文系列，与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散
文尚有出入。这一类型，可以归入生态散文的前形态，或者
命名为前生态散文写作范式。生态散文没有必要画地为
牢，将自然主义主题下的散文写作排斥在外，完全可以将之
收纳其中，视为生态散文的必经阶段。如何理解生态散
文？在我看来，“生态”作为前缀，构成了生态散文的关键
词，即生态散文对作家主体提出了应然性内容。这意味着
在进入生态散文写作之前，作家必须拥有生态自觉的观念。

生态自觉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敬畏生命的写
作伦理的确立，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视角，生物圈观念下
的生命共享主义和平等精神。因此，生态散文并非是在散
文作品中强植生态主义观念，文学的形式有其独有的内容
属性。一位散文作家一旦走向生态自觉，那么他笔下的叙
述话语、场景、细节等，必然不同于惯常的强调个性化的经
验叙述内容，而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生命气象，推动读者以大
山的方式理解森林、以河流的方式理解水草、以泥土的方式
理解蚯蚓，而非以人间视角俯瞰万物。

生态自觉只是完成了生态散文写作的第一步。第二步
则是作家的田野经历。若缺少田野经历，最动人的感性细
节就无法确立。生态观念提供的是大的原则和宗旨，而在
每一个原则之下，生长着纷繁的枝条。华兹华斯说过：“一
朵野花对我来说，能够唤起用眼泪也表达不出的那种深
情。”真理既蕴藏在经典之中，也蕴藏在一朵野花开放的姿
态之中。田野经历帮助作家找到观念与感性形式最佳的结
合点。这个点位既有声情并茂的内容，又具备了观念敞开
的功能，如同海德格尔所分析的凡·高笔下的农鞋。生态散
文的内质其实就在于作家对“永恒在刹那间收藏”的把握与
呈现。总之，生态自觉解决的是生态散文怎么写的问题，而
田野经历则解决了生态散文写什么的问题，两者互为一体，
密不可分。

第 三 步 ，生 态 散 文 的 写 作 应 该 具 备 系 列 写 作 的 纵 深
度。丰富的田野生活经历帮助作家建立专长与熟悉的园
地。生态散文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紧密结合的散文体式，经
验赋予生态散文特有的笔力、个人化叙述、感染力，知识则
赋予生态散文观念的指向和促成生态概念的构建。知识体
系的建设，来自专题阅读和田野考察。美国作家奥尔森独
居荒野之时，常常随身携带梭罗的《瓦尔登湖》，将之翻了又
翻，直到翻烂为止。每一位生态散文作家都拥有自己的园
地，卡森对农药、化学产品对土壤和海洋的伤害可谓烂熟于
心，胡冬林对长白山微小生命系统的把握可能比专业学者
还要完整。这些事例皆说明“自留地”对于生态作家的重要
性。“自留地”需要深耕，如此才能够结晶出团块般的鲜明意
象，而深耕离不开系列写作的托举。

除了影响力之外，系列写作也会充实生态散文作家名
实相符的内容。我在阅读当代散文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到
这样的现象，即有一部分作家其实已经写出优秀的生态散
文作品，但因为数量的问题，他们尚无法归入生态散文作家
的范畴。浙江作家陆春祥曾写出《杂草的故事》《泥土去哪
儿了》这样纯正的生态散文作品，但他把主要创作精力放在
古典笔记的再创造再转化上。冯杰也创作了《北中原环保
手记》，但其主要精力放在“北中原”乡土景观的营造上。类
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韩少功、张炜、刘亮程等作家的生态观
比较突出，但在写作实践上是不是要归入生态散文作家，还
需要展开严谨的辨析和论证。正是因为未顾及系列写作对
生态作家的托举作用，因此在部分研究论文和批评文章中，
还存在指认的混乱问题。因此，引入系列写作的标准，有利
于生态散文写作边界的大致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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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童“共赴冰雪之约”
——评保冬妮《酷！冰雪运动》系列绘本

崔昕平

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在艺术特色、类型选择、表
现内容及市场定位上有着独特之处。

细密扎实、朴实无华的审美追求

《狙击手》不渲染宏大场面，而是从多角度丰富表现
狙击手的意志、技术、勇气与智慧，书写在无比艰苦的环
境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钢少气多”“以战术胜战力”
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狙击手小组的人物形象是多种
类型的——爱哭的大永，智勇双全的班长刘文武，身负
重伤却顽强坚持的亮亮，背着铁板、负重前行的胖墩、王
忠义、孙喜……五班的战士绝不是一个含糊的集体名
词，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平凡，但他们的所作所为
又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狙击手》不只刻画了年轻战士
在战火中的成长，更细腻地表现了五班精神与战术的传
承。狙击战，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战士们也不可
能轻松地拉家常，但班长、大永及战士们简短的话语却
精准地点出了人物的个性，刘文武两次提到手套——

“又哭了？手套戴起”“……手套？他是想堂客了。”朴素
的家常话、浓浓的乡音都细致贴切地传达出这位神武班
长对战士们的理解与爱护。

与表现内容彼此适应，这部影片的视听语言也选择
了朴实无华的风格。但影片同样有着对仪式感、象征意
蕴与抒情特色的呈现，如片中班长、连长的两次点名令
人泪目，却并不煽情，而是点到为止。音乐歌曲的运用
也是节制的，但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战士们无
伴奏的歌声、片尾曲《孩子的牵挂永远是家乡》均素朴动
人，让保家卫国的主题得到自然升华。

悬念丛生，拒绝过度传奇化

狙击题材天然带有传奇色彩，一直是创作者与观众
的“宠儿”。《狙击手》在对志愿军狙击手的表现上并没有
一味地追求传奇性，而是尊重史实，无论是狙击小组身
处的天寒地冻的环境、手中的狙击枪械，还是服饰装束、
语言动作都是朴实贴切的。主创没有夸大志愿军战士
的神勇，而是在层层推进中呈现敌我双方的一次次殊死
较量，由此避免陷入某些战争影视剧因过度夸张的激烈
枪战和奇观动效而牺牲历史质感的误区。影片更没有
刻意营造战场的革命浪漫主义氛围，而是夯实每一次敌
我较量，让一场场远距离的狙杀对决波澜丛生、反转不
断，却又真实可信。

影片叙事节奏起伏跌宕，始终牵动着观众的神经。开
篇的高潮前置迅速营造出紧迫氛围，自此，观众的心就始终
笼罩在这种紧迫的情节张力与节奏氛围之中。影片叙事
上的起承转合、细节的设置令人赞叹。看似不经意的细节，
如不时出现的朝鲜孩子、班长向大永传授的“见火再敲，后
发制人”等技法都是为后面悬念与反转所作的铺垫。关键
信息的扣押与逐渐显露，既在情理之中，又分外令人惊奇，
显示出主创团队把握情节的艺术匠心，也让狙击手之间的
每一次较量都呈现出高度反转，戏剧性与审美惊奇感从始
至终贯穿全片。影片结束时，观众对志愿军战士的无限追
缅之情在心底蓄势奔涌，也由此获得精神的升华。

《狙击手》聚焦的小切口、小角度堪称独特，影片缜
密精严、细密扎实的美学特色在一众同类题材创作中似
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狙击手》：细密精严 凌厉出击
戴 清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还原
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恢宏壮观的战争场景，刻画出第七穿
插连战士性格鲜明的英雄群像，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所畏
惧的战斗意志、祖国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感人肺腑的
爱国情怀再一次得到彰显。

《水门桥》的故事脉络与《长津湖》相承接，七连志愿
军在结束了新兴里和下碣隅里的战斗之后，前往美军从
长津湖撤往后方兴南港的必经之路——水门桥，他们接
到的任务是炸毁水门桥进而阻止美军顺利撤离。

不同于上一部作品《长津湖》，《水门桥》开篇即聚焦
于战场，将观众迅速带入到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水门
桥》将镜头直接对准最核心的水门桥之战，用绝大部分
的篇幅来表现这场规模并不算庞大的战役，叙事逻辑更
加清晰明确。在敌我双方军队规模、武器装备、军事后
勤等条件对比悬殊的情况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
畏强敌，三炸水门桥，书写了在残酷战场上英勇牺牲的
英雄史诗。影片不仅强化了从战略规划到战术配合等
大量对于战争细节的表现，更着重刻画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士为了国家利益拼搏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

《水门桥》的主角不局限于某一个个体，而变成“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整个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体。影片
塑造出的英雄群像丰富而完整，将个人的家国情怀与集
体的爱国主义精神交织在一起。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同时作为一部投
资巨大的商业电影，《水门桥》依然是一部“特技感”十足
的类型片。不论是美军飞机轮番轰炸的大场景制作，还
是在讲解战术等场景中多次出现的“子弹时间”效果，数
字特技的使用帮助影片还原出战争中的残酷场面，让观
众仿佛身临现场。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辅以精彩的
视听呈现，成为近年来主旋律影片在市场中突围的重要
方式。得益于全球一百多个计算机动画制作公司的通力
合作，才成功打造出《水门桥》气势恢宏的“冰与火之歌”。

冰，是冰天雪地的严寒环境，也是面对现代化军事
装备下的美军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艰难处境。《水门
桥》注重表现自然环境的严寒，在低至零下 40 摄氏度的
恶劣环境下，电台的电池由于极端低温无法正常使用，
战士的皮肤被冻得龟裂、变色，一盒冻住的大豆罐头要

几个人分着吃，甚至还要饮雪充饥，恶劣的严寒环境让
本身就缺少充分军事保障的志愿军举步维艰。残酷的
战争环境之外，更加严峻的是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
距。战场上敌军不仅掌握绝对的制空权，而且还有储备
充足的弹药库以及坦克等重型装备，是装备精良的现代
化军队；相比之下，我军仅配有少量弹药以及从敌方缴
过来的枪炮，非现代的军事装备将志愿军置于被动的局
面，凸显出战争的残酷性。

火，是战场燃起的烈火，更是七连战士燃起的无所
畏惧的战斗精神。枪林弹雨在冰天雪地中燃起了熊熊
烈焰，炸药将山林化为灰烬，火焰喷射器吞噬着战士们
的身体，影片毫无保留地表现着火焰的威力，同样冷静
地表现着战火中将士们突然却又果决的死亡。《水门桥》
中的战士没有主角光环，并非战无不胜的战神，他们随
时都可能牺牲在战场上，却能够在死亡来临前，果断做
出对于国家最有利的抉择。

冰与火的交织，不仅还原了真实的残酷战场，创造
了视觉奇观，更凸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军事力量悬殊

的困境中依然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顽强意志。战争的
惨烈强化了生命的脆弱，《水门桥》对于死亡的客观呈现
体现出影片对战争意义的反思——在冰雪消融、火焰燃
尽之后，长久的和平才应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影片中，家与国从始至终都是最重要的表现元素。影
片最后，伍万里一个人回到家乡，出征时的孩子已成长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战士，而随着伍万里成长起来的，是日益
强大的新中国。通过这种对个人经验的书写，个人记忆与
国家叙事融合在一起。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在观众产
生的情感认同中，其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功能得以实现。

电影通过所有战士面向祖国边界敬礼这一极具仪式
感的场景，将历史与现实串联在一起，在银幕内外建立起
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越来越多国产影片正在逐渐将
镜头聚焦到中国独有的社会和时代议题，讲述属于中国
观众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在这种背景下重述抗美援
朝故事的背后，体现了整体的文化观念的转变——中国以
更加独立自主的主体形象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为世界
和平发展贡献中国经验。

水门桥上的“冰与火之歌”
宋宇昊 张慧瑜

2022 年春节档电影丰富多样，涵盖了战争、动画、喜剧等多种题材，对观众具有不小的吸引力，其中
战争题材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和《狙击手》展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
精神，更为震撼人心。本版今日刊发这两部作品的影评，供读者参考。 ——编者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海报

电影《狙击手》海报

《酷！冰雪运动》系列《单板小子》书影


